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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角色与参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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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随着我国农村地区风险复杂化与多样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村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成

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提高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农村地区的安全发

展，既是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但当前的农

村应急管理理论与实务界，均缺乏从性别视角审视农村的应急管理问题。由于男女两性能力、

责任与角色不同，在应急管理中有着不同的需求和特长，加之受农村中仍存在的“男主外、女主

内”等传统文化影响，在应急管理中农村女性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也明显有别于男性。特别是

在农村人口空心化趋势之下，农村女性的“超半效应”越来越明显，不论是在女性个人发展，

还是在家庭与社会范畴，农村女性在应急管理中的地位与角色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缺乏性别视

角的传统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安全发展的新要求。如今，农村女性应

该且有能力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女性角色及其重构成为当前农村应急管理中

的紧迫问题。从目前农村应急管理的现状出发，从个体、家庭、社会三维视角对农村应急管理

中的女性角色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由基于性别的备灾与政策设计、女性应急参与

保障、凝聚女性组织合力与提高女性应急素养等多途径构成的深度参与应急管理的路径。将

女性纳入农村应急管理，拓展了应急管理研究的视野，而女性参与农村应急管理路径的提出，

有助于弥补当前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中女性角色缺失的不足，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

设提供学理参考与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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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

镇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作为基层治理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应急管理在建设平

安乡村、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也发挥着重要作

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角色与参与路径

用。2021年1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县乡村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做好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等

重大事件的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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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近年来农村应急管理引起了广泛关

注，但对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缺乏足够重视。

自20世纪90年代起，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农村

地区大量男性劳动力迁移，农业女性化问题愈

演愈烈，部分地方农业劳动力中占比甚至高达

60%~80%[3]，农村地区面临着治理空心化的局

面。而空心化促使女性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并且

起到动员和加强的作用，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

的治理选择。[4]这对传统以男性为主导的农村

应急管理体系带来了新挑战。

早在2005年，联合国在兵库框架《2005—

2015：提高国家与社区的抗逆力》中明确指出，

“应将性别观点纳入灾害风险管理政策、规划

与决策过程，包括风险评估、早期预警、信息

管理、教育和培训等相关内容”。[5]2015年发布

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进

一步指出，在减轻灾害风险中，女性的作用在于

“女性及其参与对于有效管理灾害风险以及设

计和执行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减少灾害风险

政策、计划和方案，以及相关资源配置至关重

要”，因此“应将性别、年龄、残疾和文化视角

纳入所有政策和具体措施之中，还应增强女性

的领导能力”。优先工作之一是加强备灾以作出

有效反应，在恢复、善后和重建方面，“关键是

要增强女性的权能，公开率先采取和促进性别

公平和普遍适用的救灾、恢复、善后和重建办

法”。[6]我国民政部开展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女

性既是灾害发生后需要给予特别保护和救助

的对象，也是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力量。[7]在我

国，随着农村地区男性青壮年劳动力的不断流

出，农业女性化趋势不断凸显，无论从人口数

量，还是从劳动力看，女性已成为我国乡村社会

治理的关键力量。[8]加强应急管理能为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安全保障，应急管理也因此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将女性力量纳入农村应急

管理体系，既是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提高

农村应急管理能力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我国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

求。因此，农村应急管理中女性作用的发挥，成

为当前我国应急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尝

试进行初步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一、应急管理中的女性关注：一个
简短述评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与环境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自然角度

看，女性母亲的角色使她们与孕育万物的大自

然有本源的联系，更能深切感受环境恶化给自

身及后代造成的苦果，因而她们会更关注人类

的健康与生存环境安全。[9]农村地区传统的“男

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使得在私人领域

活动的女性对环境的变化和安全性的感知更加

敏锐，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由此，

从性别视角研究应急管理，将女性关注引入应

急管理之中，有利于增强应急管理的反应力，建

立环境敏感型应急管理体系。女性主义关怀伦

理学认为，“人在交往过程中织出一张横向的、

平面的关系网络，自我处于网络的中心向四周

发散，网络的范围越大，自我就越有价值，重视

社会关系、经验现实，突出关怀、情感、关系和

能力以及情境的意义”。[1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国家关于农村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从政绩取向到民生、民本取向，从关心

物到关心人。[11]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也逐渐

从注重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应急硬实力与

软实力共同发展。在这些转变过程中，重视联

系、关怀、情感等角色特质的女性主义关怀的

价值取向和工作方法将会从边缘走向主流。

性别差异在面临风险时表现得更加明显。

由于性别不平等、护理角色和责任、缺乏流动

性以及获得资源的机会有限等原因，妇女，特

别是低收入地区的妇女，在面临风险时更加具

有脆弱性。[12]2004年亚洲海啸，印度尼西亚、印

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女性死者占比甚至达到了

80%。[13]政治参与不佳、性别不敏感、歧视性的

治理制度和扭曲的妇女经济权利等因素导致妇

女成为自然灾害的最广泛受害者，脆弱性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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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她们在遭受风险、备灾、应对和灾后恢复

方面采取的行动。[14]虽然在应急管理中的领导

职位和决策过程中很少有女性代表，但她们往

往占据了大多数一线工作岗位，并不成比例地

受到灾害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的影响。[15]对女

性角色的社会期望以及文化的差异也造就两性

在面对风险时的行为差异。[16]

尽管性别方面的差异导致女性在面临风险

时具有脆弱性，但在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发

挥能动性与主动性的女性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学术界有较多研究。在应急预防与准备阶段，

妇女在平时充当灾害预防志愿者, 在风险季节

探访家庭、帮助群众进行预防和减灾准备，对

减少和预防灾害具 有重要作用。[17 ]福岛灾难

后，日本女性作为卫生保健提供者的传统得以

延续，成为健康活动家，她们组织会议，收集

辐射信息，提交请愿书，并利用互联网来放大

她们的信息，通过减少灾害风险网络联合了众

多妇女团体，共同应对灾难中的性别不平等问

题。[18]应急响应阶段中，调解冲突，为危机中的

家庭成员寻求支持，以及应对儿童和其他人与

灾害相关的新需求，都是妇女在灾害后的紧迫

任务。[19]女性在家庭、社区、社会中所扮演的多

种社会角色在应对危机时也具有其独特的优

势。[20]面临风险时，妇女的正式和非正式网络

对家庭和社区的应急至关重要。[21]恢复重建阶

段，妇女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和社会情感工作

方面的长处也有助于减轻灾害和灾后重建。[22]

如在危地马拉，女性通过参与危地马拉加勒比

海渔女网络、社区从业者平台（CPP）以及危地

马拉韧性委员会等，成为社区恢复建设的关键

行动者。[23]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妇女扮演领

导角色可以增加工作透明度，加强基层的民主

决策，并为包容性发展作出贡献。即使在较落

后地区，妇女也能够结成群体和网络，帮助社区

灾后恢复。相反，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机构坚持

女性的受害者角色，将可能错失建立地方减少

风险能力的巨大机会，也无法建立由基层妇女

领导人组成的警惕网络，以减少未来发展的风

险。[14]基于应急管理中的女性角色，在对2008

年汶川地震性别相关的评估中，有学者指出，需

要从人口伤亡状况、政府救灾物资配发状况、

社区决策、社区妇女组织、家庭资产状况、家庭

决策及劳动分工、社会支持网络、妇女心理状

况、性别安全、性别排斥等多方面对女性的作

用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24]

20世纪90年代末有影响的文集《灾害的性

别领域：女性眼光的审视》从“性别与灾害视

角”“性别脆弱性的社会建构”和“妇女回应灾

害的案例研究”三个方面构建了灾害性别领域

的研究体系，[25]灾害中的性别考量开始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性别也决定了危机中组织复原

的实现方式。[26]不少研究已证实，女性在应急

管理的各阶段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受到专门培

训的女性在应急管理的各阶段都发挥了积极且

毫不逊色于男性的作用。[27]性别研究已经成为

应急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总体而言，

在我国，从性别视角研究应急管理的成果还不

多，对应急管理中女性角色认知和参与路径缺

乏深入探讨。要提高农村应急管理水平，必须

改变当前以男性视角为主的应急管理格局，将

女性纳入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如

何充分发挥女性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促进女

性在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参与，对促进乡村振兴，

乃至共同富裕战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女性参与不足下的农村应急
管理：现状与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末农村常

住人口占比36%，人口数达5亿。在人口众多、

情况复杂的广大农村地区，危机也呈现出多样

化的特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

件、食药安全事故、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等不断

威胁着农村地区的安全稳定。应急管理部公布

的自然灾害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各种自然

灾害共造成1.38亿人次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9957.7千公顷，其中绝收2706.1千公顷，直接经



第4期 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角色与参与路径 ·95·

济损失3701.5亿元”。[28]农村地区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需要加快建立现代化高效可持续的应

急管理体系。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平安乡村建设

要求，“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系，持续开展农村

安全隐患治理。加强农村警务、消防、安全生产

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29]《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提出对农村

社区要实行网格化管理，推动基层服务和管理

精细化精准化。[30]此外，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的意见》，对基层应急管理提出了新的

要求，“要强化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和相应职

权，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细化乡

镇（街道）应急预案”，并“建立统一指挥的应

急管理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保障、组织开

展综合应急演练”，[1]赋予了基层综合管理权、

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增强了农村地区应

急管理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

“健全村庄应急管理体系，合理布局应急避难

场所和防汛、消防等救灾设施设备，畅通安全

通道”。[31]中共中央从机构设置、组织建设、权

责分配、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调配等各个方面

着力推进农村地区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

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发展，努力让人民过上

更加安全、美好的生活。

当前，主导农村应急管理的主要力量是村

党委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初步建立了农村应急预

案体系、资金与物资准备、信息上报等制度，体

现了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党的领导和基层群众

自治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非政府组织、企业、志愿者群体等近年也参与

到农村应急管理中，推动了应急管理的发展。但

因城乡二元体制差距和农村地区文化传统的影

响，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仍然很不健全，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缺乏性别视角的关注，未将在农村

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女性纳入应急管理体系

和能力建设中，导致农村应急管理体系中主体

上的结构性短板。

首先，农村地区现有条件不利于女性参与

应急管理。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

件对女性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不利于女性

参与包括应急管理在内的公共服务工作。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妇女中呼吸

系统疾病、损伤与中毒等同生活环境、生活条

件及卫生条件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仍占靠前的位

置①。不仅如此，医疗卫生条件对女性的影响也

加剧了女性在风险分配上的弱势地位。另一方

面，在传统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家庭之外的劳

动得到了更高的承认，主要由女性进行的生殖

和家务劳动被无形化和边缘化。[32]于是，在应

急政策设计规划过程中，女性的需求往往没有

引起重视，很难发挥重要作用，只能处于形式

性参与的尴尬境地。而灾害中对女性关怀的忽

视，也导致女性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因缺少必

需的安全防护受到更大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不

利于农村女性参与应急管理。

其次，农村地区应急管理队伍中的女性偏

少。尽管女性的行动是应对灾害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减灾和恢复至关重要，但女性往往被官

方应急机构排斥在外。[13]近年来，尽管关于女性

参与农村管理的顶层设计受性别平等观念的影

响越来越科学化，但是在基层的政策执行方面

仍缺乏动力。[33]2019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

仅为23.8%，2019年村委会主任中女性占比仅为

11.9%。[34]农村应急管理主体和人员构成比较单

一，仍然以村党委和村委会为主，且其成员以男

性为主，女性成员少或者只是担任辅助性职位，

在农村应急管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较小。

最后，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组织力量薄

弱。乡村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女性力量的觉醒，女

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妇女前五位病种的百分比排序分别是心脏病(27.96%)、脑血管病(24.56%)、

恶性肿瘤(19.25%)、呼吸系统疾病(8.73%)及损伤与中毒(6.03%)。数据参见https://data.stat s.gov.cn/easyquery.

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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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开始通过女性组织有意识有组织地逐步参与

到农村应急管理中，但对以推进性别平等为宗

旨的妇联组织和民间女性组织来说，可利用的

资源比较有限，且体制的限制又切实存在。[35]一

方面，因缺少规范化的组织体系，农村女性参与

应急管理呈现出力量弱、分散化的特点。另一方

面，受综合素质水平、历史习惯等因素的制约，

农村女性组织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利于农

村应急管理的可持续多元化发展。

三、农村应急管理现代化背景下
的女性角色重构

加拿大学者Elaine Enarson等在《妇女、性

别与灾害：全球问题与行动》一书中指出，在

承认两性灾害脆弱性差异的同时，更要强调女

性在灾害面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女性在减轻

灾害风险中扮演的多重角色。[13]改革开放新时

期，中国农村妇女在农村常住人口中的影响、农

业生产经营中的责任、家庭建设中的担当、乡

村社会治理中的贡献等方面都发挥了“超半效

应”。[36]女性在农村应急管理中也不应仅扮演

着被动接受救援的角色，其在个人的发展、家

庭、社会中的多元角色亟待得到认可。

（一）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个人角色：

接受者与影响者

乡村的振兴最重要的是“人”的振兴，女性

在农村应急管理中扮演着接受者与影响者的形

象，输入与输出应并重。一方面，灾害对女性和

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所扮

演的角色不同，所承担的责任不同，也因为他们

的能力、需求和脆弱性不同。根据贝克的风险

社会理论，风险分配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性

的差别，风险分配总是向贫穷弱势群体集中。[37]

由此，更加具有脆弱性的女性群体在应对灾害

时扮演着接受救援的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被

动地等待救援，更重要是如何让女性有途径反

映困难，接受优质的针对性的救援。另一方面，

霍夫斯泰 德曾分析过国民文化中男性与女性

文化价值取向的区别，“男性一极代表自信、绩

效、钱财、独立、大丈夫气概、对人漠不关心；

女性一极的主要价值观是哺育、生活质量、人、

环境、相互依赖、服务、对两性一视同仁，以及

对人的关怀”。[38]当女性参与到农村应急管理

中，其文化价值取向可以加入柔性治理的色彩，

影响农村应急管理的发展，推进农村应急管理

对服务质量、环境以及人的关注。

（二）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家庭角色：

照顾者与倡导者

新时期农村妇女在家庭建设中的担当发挥

了“超半效应”，意味着其在家庭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男主

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在农村依然是比较

普遍的现象。男性被认为是属于公共领域，而

女性生活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中，家庭是女性应

对风险的主要“阵地”。随着风险事件的发生，

女性在家庭中的照顾者角色更加明显：疫情期

间增加的家务和照料负担更是将女性置于不平

等的家庭地位之中。[39]作为家庭照顾的主体，

女性可以将所具备的安全知识与技能在家庭劳

动中付诸实践，女性照顾者角色对家庭的安全至

关重要。此外，农村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安全倡

导者的角色。有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儿

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都具有重要影响。[40]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提出，

“要鼓励支持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发挥独特作

用。提升健康素养，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推进平安家庭建设”。[41]在家

庭日常生活中，女性通过家务劳动和交流，可以

潜移默化向家庭成员倡导安全生活以及规避风

险的知识与技能。倡导科学的安全知识与学习

安全技能，将提高农村家庭的安全意识，建立

应对风险的家庭屏障，这也对农村女性安全知

识的获取与相关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农村应急管理中的女性社会角色：

组织者与沟通者

随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农村女性素

养的不断提升、农业女性化趋势的不断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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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20世纪90

年代，莎莉·赫格森提出了女性管理风格学说，

认为女性管理风格更加关注沟通、协调、良好

的人际关系以及集体的成功。[42]组织社会学家

乔伊斯·露丝查德提出了女性化组织模式的6

个特征，包括重视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非投

机性、事业成功的标志是提供了多少服务、重

视员工的成长、创造相互关心的组织氛围与分

享权力。[43]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农

村应急管理中，以其“更重视情感体验、更善于

理解和包容、工作方式更加细致、更善于处理

性别敏感工作等性别优势和更容易获得竞争性

项目资源、知识性资源的组织优势”，[44]成为农

村应急管理中的优秀组织者。农村的历史和文

化构建着社会性别关系，这种社会性别关系影

响着两性的灾害经历，反过来，灾害经历与灾

后恢复与重建的实践经历又会对两性关系进行

重构。[45]女性在应急管理中新的组织者角色，

与男性在应急管理的不同过程和职能上协同合

作，既提高了应急管理的效率，增强了应急管

理的有效性，又丰富了应急管理的内涵。Farah 

Mulyasari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万隆妇女福利协会

（WWAs）的研究，从风险沟通的角度提出妇女

可以通过其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复原力。[46]女性

在农村应急管理中的社会角色本质上是其家庭

角色的延伸。作为家庭与社区非正式联系的主

要纽带，女性往往可以通过女性友谊网络积极

参与到基层组织中来。[47]由此，女性在危机发

生的前中后期都可以发挥积极的沟通作用，有

利于增强农村应急响应能力，提高危机意识，

防微杜渐，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实现女性深度参与农村应急
管理工作的路径

“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

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程度”。[48]促进妇女

全面发展和男女平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组成部分。把性别观点纳入农村应急管理体

系之中，从以下路径推进。

（一）彰显女性关怀，完善基于性别的备灾

与应急管理政策设计

首先，完善农村基于性别的备灾工作。备灾

是为“即将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危险事件或

条件，以及它们的影响进行有效的预见、应对

和恢复”。[49]基于女性在风险分配上的弱势地

位，重要的是要理解与认同女性总体上的脆弱

性，为女性提供应有的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农

村妇女‘两癌’（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已覆盖

全国所有贫困县。妇女常见病筛查率有了大幅

提升，2019年已达83.1%”。[34]医疗卫生条件的

改善，为提高农村妇女身体素质做出了重要贡

献。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欠

发达地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农村

地区妇幼卫生经费投入，完善各级妇幼健康体

系建设；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为青春期、育

龄期、孕产期、更年期和老年期农村女性提供

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41]改善农村女性在风

险分配上的弱势地位。此外，在针对贫困地区

女性生理期知识与卫生用品使用情况的一项调

查发现，农村女性在生理健康方面还有许多未

满足的需求及管理方面的问题。[50]在农村应急

物资准备过程中也应考虑到性别需求，储备必

要的针对性别需要的日常用品和设立性别关注

的预备应急场所等。

其次，完善农村基于性别的应急管理政策

设计。应急管理中性别比过分悬殊，既不利于

整体应急决策能力的提升，也无法做到全面应

对突发事件，尤其是女性的特殊需要。[51]传统

的农村应急管理政策体系的建设主要来源于不

考虑性别的“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经验和实

践，应急政策往往“通过男性的眼睛”来设计，

这种隐藏在男人生活中的应急理论对女性和男

性都没有好处。[52]性别视角缺失的应急管理政

策体系成为女性参与到农村应急管理中的一道

“隐形墙”。加上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角色，

也更容易受到灾害和风险的影响。由此，应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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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观点纳入减灾工作主流，使妇女能够通过在

灾害管理中确定具体需要来降低其脆弱性。[53]

一是在政策设计决策中保障女性的代表性，不

仅要保障女性参与的数量，也要提高女性在应

急政策设计中的话语权，为女性在应急管理参

与中的弱势地位提供必要的关怀；二是应急管

理政策设计应以性别平等为基本出发点，充分

考虑到政策对两性的不同影响；三是政策设计

中应发挥例如心理救助、柔性管理、生活料理、

沟通交流等方面的女性长处，为女性参与农村

应急管理提供政策性渠道。

（二）搭建政治平台，保障女性参与应急管理

村党委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女性参与农村

应急管理的重要正式平台。许多农村地区在职

数配备和人选条件上保障了政治上的女性参

与，“在提名候选人时保证有妇女名额；确定村

委会成员候选人时应当至少有一名妇女；正式

选举时，确保至少一名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

鼓励和引导将女性村民提名为村委会成员候选

人”。[54]从形式上看，这些女性参政的特殊保护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地区女性的政治参与，

但是要实现实质上的女性政治参与公平，为女

性参与应急管理搭建平台，仍然需要通过赋权

女性，打破农村传统权力结构中男性占主导地

位的局面。根据朗维女性赋权框架①，第一，应

急管理中的女性赋权基础性工作是机会公平，

即保障女性与男性拥有相同的获取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的机会；第二，保障女性拥有和使用

应急资源的能力；第三，促进女性在农村应急

管理中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提高女性综合素

质，鼓励女性参与到农村治理中，让女性成为

应急管理中一个有价值的能动性主体，而不是

被动接受救援的形象；第四，从数量和质量上

保障女性公平参与到农村两委的组织中来，使

女性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应急管理决策过程、政

策制定、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在应急管理实践

过程中拥有发言权；第五，实现平等地支配应

急管理资源与参与利益分配。此外，为建立科

学完善的农村应急管理体系，增强农村人民的

安全感与幸福感，可以通过设立村两委主导的

农村救助机构、心理服务站、群众矛盾调解、志

愿服务队伍等方式，吸纳有特长的女性参与到

农村应急管理中来。

（三）凝聚组织合力，助力农村女性参与应急

管理

农村女性组织是农村地区以女性为主要领

导，为女性发声、为女性谋福利的公共性公益

性的社会组织。助力农村女性组织发展，首先，

要促进女性组织工作重点由事后被动权益维

护转向组织女性主动参与。现阶段，农村地区

最主要的女性组织是基层妇联组织，“全国妇

联是各族各界妇女为争取进一步解放与发展而

联合起来的群团组织，目前已形成由全国、省、

市、县、乡镇、村六级妇联组织，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的妇女委员会或妇女工作委员会，

以及团体会员构成的组织体系”。[55]作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除了发挥女性救助与

权益维护的作用外，更要积极发挥妇联在农村

应急管理中凝聚女性力量、联系家庭网络的作

用。从资金、基础设施、人才等方面支持各地基

层妇联组织创新性发展，让妇联在农村治理中

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助力农村地区针对应急管理的专业

女性组织的发展。为发挥妇女的技能和领导能

力，澳大利亚成立了维多利亚性别与灾害工作

队，[23]促进了社区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借鉴

这一经验，为将性别视角引入农村应急管理中，

可以在农村地区建立由医护人员、应急管理技

①朗维女性赋权框架由在非洲赞比亚卢萨卡市工作的社会性别和发展顾问萨拉·郎维创立。主要内容为女性赋权的

层次是依次增加的：一是要保障女性与男性拥有相同的获取社会福利的机会；二是平等使用各种资源的权力；三是

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四是平等地参与到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来；五是实现平等地支配资源和参

与利益分配。该框架旨在帮助研究人员探究妇女赋权在实践中的意义，从而批判性地评估发展项目在何种程度上支

持妇女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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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企业、女性乡村精英等组成的农村性

别与灾害管理委员会、农村减少灾害风险妇女

组织等定期开展应急知识交流与培训、应急演

练等活动，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民间应急组织

体系。促进不同视角的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协作，

参与到农村应急管理的预测预警、识别控制、

紧急处置和善后处理各个阶段中。

最 后，助力农 村其他 类 型女性 组织的发

展。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近些年来，“女

能人协会”“世界乡村妇女协会”“广场舞健身

协会”等具有公益性、草根性、兴趣性的女性

组织也在农村生根发芽，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组

织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社会参与、经济水平；在

发生风险时，这些组织也可以成为农村应急管

理的重要力量。由此，应鼓励农村女性建立例

如互助会、兴趣小组、志愿服务队等有益的民

间组织，让女性在易接受的氛围中培养团队意

识，增强交流，汇聚女性应急合力，有组织有力

量地参与到农村应急管理中来。

（四）强化安全教育，提高农村女性应急素养

提高女性应急素养，让女性有知识有能力

参与应急管理，是保障农村女性持续性地参与

农村应急管理的一条根本性路径。首先，要提

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农村女性常常需要担

负起抚育后代、家务劳动的任务，其受教育水

平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知识水平与文化建设。为

此，一是保障农村女性受教育公平，通过在农

村普及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

人教育、继续教育以及老年教育，使各年龄阶

段的农村女性都能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二

是鼓励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参与，在农村设

立女性教育基金，为家庭困难的女性提供受教

育的机会。三是通过宣传教育等摒弃农村地区

“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提

升女性自我认同，自觉接受教育。其次，对农村

女性进行可持续性的应急知识和技术能力培

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

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

措施，根据城镇和农村妇女的需要，组织妇女

接受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56]对农村女

性应急知识与技术培训应具有简单易操作性，

同时覆盖预测预警、识别控制、紧急处置和善

后处理的应急管理过程。包括灾害预测预警、

识别的相关知识与技术；实用性的应对风险的

安全知识；必备的急救方法与卫生知识；心理

学常识等。再次，要培养农村女性志愿精神，增

强女性互助意识，让女性走出家庭，扮演好女

性的社区角色。让女性走出家庭，一方面意味

着女性在各项工作中有渠道获取外界的帮助；

另一方面，走出家庭的女性可以相互交流、分享

知识和经验教训，建立有益的家庭联系网络，

建立女性与农村其他弱势群体的新关系，在农

村应急管理的各个阶段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与

优势，为建立性别平等、优势互补的农村应急管

理体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在当

今风险社会，我国农村地区的风险也 呈现出

复杂化和多样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和郑州

“7·20”特大暴雨灾害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

随时都可能遭受各类灾害的袭击。作为应急管

理薄弱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也要

求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应急管理

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

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健全农村公共安全体

系，强化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

救灾、应急救援、应急广播、食品、药品、交通、

消防等安全管理责任”。[57]《突发事件应对法》

也规定，“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

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

避险救助能力”。[58]然而，尽管占有常驻人口超

半的农村女性在风险的应对、沟通、恢复等过

程中都展现出了独特优势，但是在应急管理领

域特别是农村应急管理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是

最脆弱、被边缘化的人群，很少得到关注，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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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对

女性在农村应急管理中个人、家庭、社会三个

维度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构，并结合目前农村应

急管理的研究和发展现状，初步提出了女性参

与农村应急管理的路径。乡村的振兴，重要的是

“人”的振兴，是乡村中人的主体性能够得到平

等重视的振兴。由此，将性别主流化引入农村

应急管理之中，既体现对女性在应急管理中处

于弱势地位的关怀与改善，同时强调凸显女性

在应急管理中的优势，让农村女性有能力、有途

径、有组织地参与农村应急管理，是促进平安

乡村建设，建立现代化高效应急管理体系的重

要发展方向。当然，本文的研究只是初步的，包

括对性别的理解，主要还只是针对女性，而实

际上，性别不仅仅关乎女性，它同时包含了女性

与男性之间的关系。[59]因此，性别视角下的农村

应急管理有待众多学者深入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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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and Participation Path of Women i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YANG Anhua & LIN Xi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risks in rural areas, rural public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hav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in rural governance.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city and realize the saf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 current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lack of gender perspective o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ssues. Due to the different abilities,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men and women, they have different needs 
and specialti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en working outside 
and women working inside” in rural areas, rural women fac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from men.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population under the trend of hollowing out, rural 
women's “super half effect” is more and more apparent, whether in female personal development, or in the 
family and social category, rural women in the position and rol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he lack of gender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new era of the rural secur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quirements. 
Today, rural women should and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female 
role and its re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an urgent issue i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family, society three dimensional for refactoring, the role of women i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of on 
the basis of this puts forward a composed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policy design based on gender, women 
emergency safeguard, condensed organization together and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emale emergency 
more constitut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ath. The inclusion of women i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expands the field of vis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he proposal of female participation 
in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helps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female roles in the current ru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olicy basi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Keywords: rural areas; rural governa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female participation; female role


